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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影像叙事
——评电影《英雄》
《英雄》是著名导演张艺谋面对电影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实现自身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英雄》明星云集，场面宏大，画面精美，武打设计挥洒写意，将中国传统意境与动作片的暴力美学造型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大陆电影新一轮的票房神话和电影产业化模式。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同时，《英雄》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宏大叙事策略，也在知识分子、普罗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和电影专业人士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英雄》的主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电影《英雄》的题材来自于“荆轲刺秦”的故事。自从《史记》以来，“荆轲刺秦”的故事一直为人称颂，其中独立个体抵抗强权的精神更是其中的内核，而“侠”也被定义为“以武犯禁”，武侠文学和后来的武侠电影的社会功能都是用侠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冲破社会禁忌，对抗强权政治，为读者或观众提供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感。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周晓文和陈凯歌都对这个题材进行了影像化重写，其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和对秦王等历史人物的心理重构，都反映了现代性启蒙叙事对电影影像的影响。但是，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可以说，《英雄》体现出当前社会对于权力的基本认识：崇拜权力与梦想对抗强权并存，而影片试图调和这种矛盾。把巩固权力与向权力挑战这两种对立的要求并列地组织到故事中，是这部影片的独特创意。作者提供了两个位置供观众认同时选择：有权者与无权的挑战者。作者用各种电影手段极力在道德上平衡这两种人的关系。这反映了作者自相矛盾的英雄观，他试图把两者都打扮成英雄。正是这种看似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两者实质上的互相消解，使两类人物都不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但是，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对以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专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力，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已的呼吁和平的观念。应该承认，导演在抹平缝隙掩盖矛盾方面是用了很多心思的，这是商业片的必然选择。一部影片的流行很可能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许多利益和愿望，从理性上分析，它们很可能出自互相冲突难以协调的意识形态。贏得观众的要诀在于，不要突出某种意识形态以压服其他，企图根本解决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而是找到调和之道，使各种利益集团从文本中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因素。
《英雄》在艺术和商业结合上也有着相当的创新。除了“罗生门”式的叙事策略，还借鉴好莱坞的大片模式在武打场面影像画面设计视听效果等方面也都颇有创新。可以说，《英雄》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所有关于中国的视觉符号，《英雄》都不遗余力地加以再现：围棋，书法，剑，古琴，山水竹简，弓箭，巍巍楼宁，漫漫黄沙，青山碧水，红墙绿瓦。就色彩而言，《英雄》中，是“红”与“黑”的对立和碰撞。“黑”是秦朝的代表颜色，象征着宏大叙事的压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影片以红色隐喻国仇家恨，以红色象征火山爆发前的内在力量，以红色复示一种剑侠特有的矢志与抱负。影片伊始，即表现秦国的强大军队、盖世的宫殿建筑、浓艳而沉稳的黑色。黑色衣着的严肃的秦王头顶黑冠、脚穿黑靴、身穿黑甲，稳坐黑色龙柱的黑色秦宫，豪气不凡，庄重威严。在描写侠客的片断中，鲜艳夺目的红色则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残剑及飞雪、如月等人物的服装均为红色，与稍暗红色的场景空间融铸为一体，形成烈火般的红调，给观众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例如，如月誓为主人报仇一节，与飞雪在胡杨树林中生死对决。在这场戏里，急速运动的敌手中剑身亡，血眼看世界，使画面和空间变赤，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味。在听觉方面，《英雄》也把武侠片的音效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影片的配乐是著名音乐人谭盾。他不再像以往的武侠片那样强调刀剑、拳脚、飞行的强烈夸张表现，相反，《英雄》的录音和拟音方面都相当克制，更重视体现“绵长”“幽远”的意境，更强调声音的质感。充分容纳各种具有表现力的细节化声音段：不仅有鼓声、琴卢、伊扎克•帕尔曼的小提琴，甚至是各种在武侠场面中的自然声音。这些克制后表达出的意境令人大开“耳”界。例如，正对画面，背景声安静得像清澈的湖水，在一片衣袂挥舞和鼓声的中低音中，剑声划破空气的锐响，配合人影腾挪的声音。枪剑相撞后的渐弱的震颤声，极富韧性极具质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为了描述李连杰剑法之准，他一剑横贯毛笔，从劈裂笔杆竹质到笔尖毛质声音的变化。还有在九寨沟对决的剑戏，人脚踏在平静的水闻声，剑挑破水而震开的一圈圈涟漪声，人耳闷在水里到跃出水面后扑面而来的空气感等等。
《英雄》给我们带来的电影产业化运作的模式也是颇有启示的。从前期的策划筹备、类型片明星制，到拍摄制作，最后宣传发行，《英雄》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整套迥异于国产电影以往操作路数却又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电影运作范式。《英雄》上映2个月，国内票房就达到2.4亿元人民币，毫无疑问，《英雄》获得了国产电影空前的商业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英雄》是中国电影产业化道路的一块里程碑，它在艺术和商业结合的中国武侠类型片的发展上，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评析
从影片影像叙事的角度也就是从构成整个影片的叙事元素出发对电影进行综合评价，它应该包括：电影的主题、电影的结构、电影人物的形象、造型意识、音响和色彩等等。所以，这需要一个影评人对电影知识的全面掌握，而且对影片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否则会因为涉及的内容多而使得论证流于肤浅。
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行文的深刻。“在《英雄》中，张艺谋改变了叙事策略，其主题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消解了其中启蒙的反抗意味，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目前国内的文化语境之下对宏大叙事的矛盾心态。”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牵强。能找到比较合适的证据。在使用影片细节方面尤其显示出作者的认真。比如他提出：“电影以形象感人，观众习惯性地首先对以无名、残剑、飞雪等为代表的侠认同。他们是对荆轲之类专为豪门贵族卖命的亡命之徒的改写，以一种新的身份示人，是士与侠的综合。无名用剑柄象征性地刺秦王这个举动是全片的点睛之笔。这种叙事或许牵强，却极具象征性，体现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影响统治者的观念比消灭他们的肉体更重要、更有效。无名、残剑之类不可能用暴力夺取统治者的权力，只能转而求其次，通过发挥更大的话语权，以传达自已的呼吁和平的观念。”这些地方，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在夹叙加夹议中提出自己的论点，并把情节和细节巧妙地处理成论据。
提醒大家在阅读这篇文章时，要着重注意作者是如何将影片的情节和细节作为论据与论点糅合的，要注意看作者在使用细节时是如何适时地提出观点的。即使是在论证电影的造型意识、声音和画面时，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大量地例举了影片中的内容，为什么他能记住那么多重要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哪些方面呢？这值得我们思索。
我们认为在看影片做重要笔记时，一定要注意对情节和细节的记录。情节比较好整理，细节容易稍纵即逝。这时候我们要注意有意识地记录这样一些细节：有关色彩的、有关声音表现的、有关造型意识的、有关镜头运用的、有关象征含义的、有关音乐的、有关人物的对话和状态的，等等。当你有意识地记录这些细节时，你会发现你找到了更多可以用的素材。

